
仿佛就在昨天 ， 我提着简
单的行李离开龙坪煤矿 。 不曾
想， 此去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的
人生走向， 让我彻底告别了矿工
生涯……

在我近50年的人生经历中，
有一半是在矿山度过的。 在我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 父亲的煤矿 ，
还有那片默默无言的煤海和满脸
煤灰、 汗流浃背的父老兄弟留给
了我无法抹去的印象。

23岁时， 我成了一名真正的
矿工， 拥有了自己的矿灯， 自己
的换衣箱和工具箱。 工友们来自
全国各地 ， 我们亲密地成了兄
弟， 住进统一宿舍， 在一个食堂
吃饭， 穿相同颜色的工作服、 长
筒靴。

我们工作在地下300米深处
的幽幽矿井。 初次下井， 心里很
有些紧张， 最担心有瓦斯爆炸。
灾难面前， 纤细又脆弱的生命实
在 不 堪 一 击 。 矿 井 的 交 通 工
具———猴车每隔 3米一个座位 ，
由一个简单的平铁片、 两个脚蹬
还有一根柱子组成， 跟旅游区的
吊索没什么两样， 只是更简陋些
罢了。 随着猴车缓缓把人送往矿
井深处， 灯光昏暗， 空气也仿佛
变得肃穆而静谧， 只有巷道壁上
水滴溅落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种
莫名的恐惧渐渐弥漫开来。

井下的巷道四通八达， 像一
座地下迷宫。 四周很静， 水从壁
上滴下， 嘀嗒作响。 有些地方水
深及膝， 微弱的矿灯映在水上，

每走一步都那么不踏实。 置身这
黑色的地下迷宫， 我忍不住咬紧
牙齿打了一个寒颤。

在深深井巷 ， 被誉为矿工
“眼睛” 的矿灯显然很重要， 但
晃来晃去也只能照到面前巴掌大
的地方， 微光在又长又深的巷道
里是那么虚弱、 那么单薄。 我在
这神秘的静谧和黑色里， 就像探
险者不经意间闯入一片禁地， 无
知而好奇。 无论面向何方， 除了
黑， 还是黑。 衣服是黑的， 道路
是黑的， 人脸是黑的， 呼吸是黑
的， 就连空气也是黑的。

我的工作任务是采煤。 不透
风的密闭空间里， 机器的鸣响在
煤壁间疯狂奔跑， 循环往复地刺
激人的耳膜， 考验着人的忍受极
限。 什么叫震耳欲聋？ 什么是几

近窒息？ 噪音究竟有多少分贝？
无法感知， 但敏感的神经却分明
到了极限。 这样的工作环境， 矿
工的交流基本靠吼或者手势来进
行。 在所能抵达的地心深处， 在
盘根错节、 曲折回环、 纵横分布
的煤巷， 我们低头弯腰小心翼翼
地游走， 像一群深海中的鱼。

工作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开
怀大笑， 挥汗如雨， 操岩斧、 握
风钻、 推小木车， 一起把煤炭从
工作面输送到天眼， 通过矿车提
升到地面。 每次出井， 我们的眼
睛在黝黑的脸上显得十分明亮而
深邃。 而当我们微笑时， 牙齿无
一例外显得白灿灿的， 亮得有些
刺目。

在煤矿的日子里， 在感受着
地层深处挖煤的艰辛险苦的同
时， 也真正体味到了矿工生活的
酸甜苦辣。 感谢煤矿， 无论是当
时还是今天抑或将来， 我很高兴
自己曾经有过那段在300米井下
与深深矿井亲密接触的日子。 矿
山岁月， 时光如煤， 开掘着、 燃
烧着， 在我的心中铺垫了一层又
一层黑又厚实的煤， 让我感到时
间与生命一样厚重和沉稳。

矿山往事如潮， 苦与乐， 得
与失， 在心海起伏。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 已
不在矿山， 但我始终觉得我还是
一名矿工， 是走在城市的一个矿
工 。 在钢筋与水泥之间呼吸的
我， 仍散发着一种来自大地深处
的煤味。

■图片故事

□肖功勋 文/图

时光如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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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廷付 文/图

藤 缠 树

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
识的 。

父亲比母亲大三岁， 认识母
亲那年， 父亲还在打防御坑道，
为国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
华。 母亲则在农村里劳动， 不论
冬夏， 总有干不完的活。 不过有
一点空闲， 母亲就会给父亲纳鞋
底， 她用眼睛测量过父亲的脚，
应该是43码， 这么大的脚， 鞋底
最少也要多纳好几天吧！ 母亲偷
偷地在心里想着， 脸上露出甜甜
的微笑。

父亲第一次和母亲约会是在
集市上。 穿着黄军装的父亲刚刚
复员回来 ， 显得特别精神 、 帅
气，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格外显
眼。 父亲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块红
布的时候， 母亲正好也把那双她
亲手做的新布鞋递到他的眼前，
俩人都抿着嘴笑， 不好意思地扭
过头。 两个大红脸在红布的映衬
下， 愈发红了。

母亲的娘家靠近集市上， 在
那个年代， 生活比偏远农村里的
父亲家要好很多。 当她第一次来
到父亲的家里时， 才发现比她想
象中要穷苦得多， 用家徒四壁来
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说父亲
所在的黄新宅子在那时候， 除了
新之外， 真的是一穷二白， 不足
十户的村子被一片树木包围着，
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想上
趟街都费劲， 离村子最近的集市
都要走上一个钟头才能到。 父亲
看到母亲眼中的犹豫， 腼腆地笑
着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一
切都会好的。 ”

从那天开始， 父亲就不停地
挥动着勤劳的双臂 ， 拼命地劳
作。即使是在最繁忙的季节，父亲
都不轻易让母亲下地干活，当然，
家里那时候也有一摊子事， 照顾
我们，伺候牲畜，忙好这一切， 母
亲才能去地里帮父亲的忙。

父亲不是很忙的时候， 都会
用板车拉着母亲去地里 ， 去街
上， 村里人看到都说父亲越来越
不像话了 ， 把母亲宠得像个公
主， 这样会把女人惯坏的。 父亲
听了并不在意， 而是露出憨憨的
笑容， 两只手紧紧地握住车把，

步子迈得更大了。
父亲不爱说话 ， 更不会说

甜 言 蜜 语 ， 他只会用自己的行
动来表达对母亲的爱。 农闲时，
父亲从不让母亲烧饭， 他说他在
部队里的炊事班做过， 做饭对他
来说是小菜， 所以， 在寒冷的冬
天， 早上等母亲和我们起床的时
候， 父亲已做好了热气腾腾的饭
菜， 还把母亲和我们的棉衣也都
烤得热乎乎的， 让一家人一天都
暖暖的。

父亲心细， 他每一次出远门
之前， 首先会把粮食淘好， 面粉
磨好， 再铡好草， 把淘草缸水换
掉， 然后从老井里挑几担水， 把
吃水的缸灌满， 最后又嘱托好母
亲注意哪些， 总是交代几番才放
心。 母亲嗔怪地说父亲比女人还
能啰嗦， 她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
却一直挂着幸福的笑容。

父亲最后一次出远门之前，
照例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好。 母
亲温柔地望着父亲， “不用淘那
么多粮食， 到麦晌都吃不完呢。”
母亲的意思是父亲到麦晌就会回
来了， 她担心淘过的麦子到时候
吃不完会长虫子。

哪知还没到麦晌， 父亲就出
事了。

母亲的天塌了， 她用哭得近
乎嘶哑的声音拼命地喊着： “我
的人啊， 你在哪？ 从今以后谁来
给我铡牛草， 谁来给我淘粮食？
我从前不管往哪去， 都是你用板
车拉着我， 你出门再远都会想着
我， 这一下， 我到哪里还能找到
你啊———” 母亲不知道哭昏过去
几回 ，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 从
此， 母亲的脸上再没了笑容， 变
得沉默寡言了。

父亲走后， 母亲每一次去地
里干活， 都会对着父亲的坟头喃
喃自语，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偷
着回家了？ 我听到有人敲门了！”

“刚刚刮起的那个小旋风是
不是你？ 你是不是回来看我了？”

“那天有人看到一个穿白衣
服的从新大路往北去了， 我一猜
肯定是你来帮我干活了， 你是不
是怕我不会铡牛草， 你是不是怕
我不会淘粮食？”

和自己和解

□仇士鹏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给情绪多点时间》

《给情绪多点时间》 是临床
心理师洪仲清的柔心之作， 之所
以说柔， 是因为它没有掉书袋一
般地摆出各种高深的理论， 而是
用轻松的笔调去引导读者， 逐步
释放压力， 坦露自己的心灵， 去
重新整理、 悦纳自己， 最终学会
与自我和解， 并走向成熟。

整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 ，
“给情绪一个出口” “爱与尊重”
“父母·孩子·心” 与 “尊重不完
美”。 而核心便是给情绪多一点
时间， 不要沉浸在自我的偏执中
无法自拔。

比如， 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
候， 发怒似乎是最常见的选择。
一股乱糟糟的情绪涌上心头， 沉
重得让人窒息， 我们便飞快地将
它们投入怒火当中， 来给自己解
围。 看上去， 因为愤怒， 我们更
加强大、 更加无畏， 但实际上，
这却是对情绪的逃避， 某种程度
上， 是对自己无能的掩饰。

我们不知道这些情绪的本
源， 不知道如何对症下药， 便只
能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但这
样我们无法积累经验 ， 无法成
长， 当情绪的洪流再次涨潮时，
我们依旧会手足无措， 还是只能
选择付之一炬。 长此以往， 我们
就变得任性、 偏执， 逐渐与自我
隔离， 成为情绪的影子。

“虽然我们鼓励坚强， 但可

以允许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脆弱
一些”。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
试着去接受这样的情绪， 耐心地
沉浸其中， 倾听它的诉说， 通过
不断地反问， 去追本溯源。 就像
是拿着一个放大镜一样， 从白色
的 阳 光 中 打 开 七 色 光 ， 把 愤
怒 拆 分为慌张 、 恐惧 、 担忧 、
沮丧等， 然后找到它们的缘起，
这样才能釜底抽薪， 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作者写道： “耐心体现
了一种美德， 一种修养， 它引导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学会宽容、 理
解与爱， 也能让自己过得更加从
容和自在， 活出幸福和美丽的样
子来。”

书中另一个触动我的地方是
有智慧的爱。 “好好爱自己， 才
能爱别人”。 在爱情关系中， 我
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全部的自己交
给对方， 并期盼着同样的回应。
殊不知， 这不仅会给对方造成压
迫， 也会让自己患得患失。 给自
己留一些余地， 不会因为对方的
远离而感觉生活的意义被抽空，
也不会因为对方的靠近而迷失自

我。 我们要懂得爱惜自己， 并不
是奋不顾身的爱情才最炽热， 地
久天长才是爱情最好的归宿。

我们总会以爱的名义要求对
方改变， 不断扩大彼此生活的交
集， 甚至是单方向地用自己的生
活去侵占对方， 但这样获得的安
全感往往是妥协的产物， 禁不住
风浪， 很容易就被青苔覆盖， 让
人狠狠摔倒， 于是情绪汹涌， 一
发而不可收拾。

真正的幸福是双向的， 是共
享的 ， 它是建立在不完美之上
的， 也因此它才能不断向着完美
逼近。 所以， 爱不是筹码， 不是
压迫， 爱的限定词， 应是理性、
智慧与温和 。 恰如文中所说 ，
“让爱自然流动， 那么， 感情自
然凝聚不散 。 也许情绪还是会
来， 只是变淡， 淡到引不起什么
波澜。” 当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
时， 才既能承受惧怕与伤害， 又
能给出宁静绵长的爱。

其实 ， 情绪不是我们的敌
人， 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是我们真实的自己的一个侧影 。
但它往往是突发的、 瞬时的， 所
以会与理性擦肩而过。 我们要做
的， 不是驯服它， 而是接受它，
悦纳它， 耐心地等待它， 直到它
承接到理性的雨露并走向成熟，
那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并面
对这个世界。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家庭相册


